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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次担任太古城社区
业委会主任开始，陈武昌就再
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岗位，至今
已有20多年。“每次换届重新选
举业委会主任，大家都希望我
能继续担任，我不能辜负大家
的这份信任。”让人感动的是，
从2017年开始，陈武昌帮儿子
带孙子，早就不住在社区了，但
每天他照常来社区“报到”，调
解基层矛盾。

太古城小区是一个老小区，
建成已有20多年。前些年小区
里很多椅子都已经破损。“每次

路过社区小公园，我看很多居民
都没地方坐。”陈武昌看在眼里，
便自掏腰包在公园安装了十多
把玻璃钢制成的桌椅。这样的闲
事，陈武昌经常管。有独居老人
生病了，他带老人看病就医、代缴
医药费；小区的公共设施坏了，他
自己动手维修。

这些年，社区老龄化问题
日益突出，有老人向他抱怨，平
时出门理发不方便。说者无
意，听者有心。陈武昌利用空
闲时间，走访社区周边理发店，
邀请店主一起做公益。2015

年，一支银发义剪志愿队伍成
立了。每月月初，他们都会出
现在太古城社区，专为社区7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免费理发，
至今已有7年了。

今年，社区正在实施老旧
小区改造，陈武昌更是闲不住，
主动倾听居民的心声。“大家有
什么需求都愿意和我说，我再
积极和社区沟通。希望趁着老
旧小区改造，把我们这个小区
好好改造一番。”

记者 薛曹盛 王悦宁
通讯员 陆婧楠 文/摄

近日，家住江北区的市民董旦旦打进本
报热线，他表示，看到宁波晚报上报道的国家
版本馆的中华版本资源征集活动，自己有意
捐赠近千张全国各地的景区门票以及几百张
明信片。这些都是他收藏十余年的宝贝。

他是如何收集到这么多的门票和明信
片的呢？这要从他的爱好说起。

董旦旦出生于1949年，认识他的人都
知道他特别爱读书。董先生说，虽然自己退
休前是一名工人，并不是做文职工作的，但
从年轻时开始，业余时间总会抱着书不放。
从历史军事、人物传记到小说杂文，几乎什
么类型的书他都看。

记者在董先生家里看到，他家书房一整
面墙都做成了书柜，里面放满了各种各样的
书。许多书籍已经泛黄，年代感扑面而来。
董先生告诉记者，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许
多旧书被打包起来，放在车棚里。

2004年，原本在外地工作的董先生退
休回到宁波，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看书上。也
是从那时候开始，董先生总是在路边的旧书
摊、废品收购站流连，淘旧书成了他退休生
活的重要部分。

“我看这些淘来的旧书时发现，很多人
喜欢把旅游门票夹在书里当作书签用。我
就把这些门票另外放置。”董先生说。慢慢
地，这些门票越攒越多，于是，自己干脆就将
它们分门别类，并收集成册。

董先生拿出六七本厚厚的文件夹，包括
浙江、江苏及上海、川渝地区，还有北京和东
北一些城市旅游景点的门票。

记者注意到，在董先生的收藏册中，
最早的一张门票是 1965 年 9 月 5 日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景区门票价
格普遍只有几毛甚至几分钱。那时候经
济条件有限，门票很朴素，上面只有字，没
有什么图案。”董先生说，“到了上世纪八
十年代前后，门票的图案就开始慢慢变得
精美，颜色也丰富了。”

董先生给记者对比了宁波天童禅寺的
两张门票。年代最早的一张不过普通粮票
大小，票面是一幅水墨画。在黄底的映衬
下，整张门票像一张古代的卷轴；后来改用
了彩色的风景照，尺寸也略微放大。

除了近千张门票外，董先生还收集了几
百张明信片。从中同样可以看到，印制图案
从简单的线条、单一的色彩，逐渐变得清晰、
精致，更具设计与美感。而明信片上的语言
也变得越来越口语化、生活化。

“我收藏的这些东西，虽然没有什么太
大的经济价值，但是可以让现在的年轻人看
看，我们的生活是怎样一步步发展到今天
的，也希望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董先生说。 记者 陶倪 文/摄

脸上挂彩、车子被砸仍然“痴心不改”
这个“老娘舅”坚持公益调解30年，“大石头”是他的代名词

“老娘舅”陈武昌（左）在工作室做调解工作。

在鄞州区东柳街道太古城社区，有一个远近闻名的“老娘舅”——陈武昌。今年刚迈入花甲之年的
他，已经做了整整30年的公益调解，11年前就成立了全市首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个人调解工作室。

这5年，陈武昌早就不住太古城社区了，但每天他都会回到调解室。“只要社区需要我，邻里不嫌
弃我，我会一直干下去！”

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陈
武昌，是宁波较早一批赶上市
场经济浪潮下海经商的。从五
金家电到食品行业，从运输服
务到房产中介，陈武昌做过很
多行当。

“那时候，我担任原江东区
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经常参
与调解一些买卖纠纷，处理各类
售后问题。我坚持公平公正，大
家都愿意听我几句。”算起来，陈
武昌的调解生涯是从1992年开
始的，到现在已经整整30年了。

空闲时间，陈武昌自学法
律和心理学，调解工作做得越
来越得心应手。2010年，宁波

市司法局和宁波电视台合办一
档调解类节目——《娘舅大石
头》，栏目组慕名找到陈武昌，
这一做就是十几年。

这个“老娘舅”一点都不
好当。调解时，碰到双方大打
出手，“老娘舅”总免不了脸上
要挂彩。有一次，瓦片直接从
头顶飞过，同行的摄影师被打，
车子被砸。但这些都没有让他
打退堂鼓。

随着《娘舅大石头》的热
播，陈武昌的名气越来越响，

“大石头”早就成了他的代名
词，“有烦恼找‘大石头’”更是
深入人心。

十几年前，北仑一名妇女
慕名找上门，希望“老娘舅”帮
她劝劝公公。因为交通事故逃
逸，她老公正在服刑，公公从武
汉老家赶到北仑。因为家里没
有收入来源，老人准备把原先
自己模具厂的机器当废铁卖
了，这让她很心疼。

“‘老娘舅’，如果机器都卖
掉了，等老公出来，我们再也不
能东山再起了。能不能劝劝老
人先回家去，这个家我一定会撑
起来的！”听了她的一番话，陈武
昌被打动了。他反复劝说老人，
还给他留下车费。临走时，老人
扑通一下跪倒在地。

翻开陈武昌的工作日志，上
面密密麻麻记载着他调解的各类
案件。小到邻里纠纷、夫妻矛盾、
家产纷争，大到群体性纠纷……
这些年，他经手调解处理的各类
矛盾纠纷多达数千起。2011年
3月，“陈武昌调解工作室”正式
成立，这是全市首个以普通居民
名字命名的个人调解工作室。

“医生看病，看的是身体上
的疾病，而调解工作，很多时候

看的是心病，要抽丝剥茧找到
突破口。”说起自己的调解经
验，陈武昌这样打比方。

当“老娘舅”这些年，陈武
昌坚持调解要“一气呵成”。有
时候一天辗转跑4个地方，等回
到宁波已是深夜，他却连一顿
饭都没吃上，差点晕倒在调解
现场。“调解一旦中断，效果就
会大打折扣。不管有多累、多
饿，必须坚持到底！”

做调解要“三勤”——脚勤、
手勤和嘴勤，这是陈武昌的调解
心得。前几年，宁波一社区发生
扰民现象，居民集体上访。为了
深入调查，陈武昌连续几天凌
晨赶到现场查看，做记录，挨家
挨户走访了30多户居民。拿到
第一手资料后，他再和涉事单
位沟通。用了3天时间，这个困
扰居民好几年的扰民问题总算
得到了解决。

不住在社区了仍每天来“报到”

调解要“一气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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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之地看变迁
老人捐出收藏多年的
景区门票和明信片

董旦旦老人和他收藏的景区门票。


